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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保皇到革命：民國在南洋的足跡與文本
From Conservatism to Revolution: Traces and Tex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陳丁輝*
Teng Phee TAN 

一、前言：南洋第一埠頭

新加坡地處季候風之交匯，很早就已成為東南亞的海上交通要道和貿

易中心之一。1819年英國人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取得新加坡，宣布此

港闊水深的港口為自由港，迅速迎來大批來自馬六甲及區域內其他港口的

貿易商，同時也招徠大量來自中國閩粵地區的苦力和商人到此「開埠」。

根據1 9 0 1年的人口統計，當時居住在新加坡的華人移民高達1 7萬之眾，

並且已形成以漳泉、潮州、廣府、海南和客家五大幫群為主的移民社會

（Innes 1901; 麥留芳1985: 43-94）。當時，新加坡代表著廣義的「南洋」

的概念，而新加坡港則成為「下南洋」的第一埠頭。

當時中國，清廷為回應西方列強的挑戰，被迫辦起洋務以求自強。甲

午戰爭之後，向以天朝自居的中國不敵日本的消息震驚海內外，內部要求

改革的呼聲高漲，唯戊戌變法以失敗告終。清廷經歷過洋務和變法不果，

革命成了民間有志之士追尋中國現代化的不二途徑。清末時期這一系列政

治革新的發展，引起海外華人社會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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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地理和歷史條件之下，中國的保皇派和革命黨人都先後於二十

世紀初來到新加坡。當時保皇派以康有為為代表人物，他在戊戌政變後7次

進出新加坡，向僑民鼓吹保皇思想；革命黨則以孫中山為核心，他前後9次

來新宣傳，並在此策劃了3次革命活動。兩人的到來，對新加坡華人社會及

本土的政治思潮產生啟蒙作用，特別是孫中山以推翻滿清為目標的革命理

念，進一步強化本地社會對中國政治的關注與投入，進而擴大海外華人參

與中國政治的可能性。

早年除了王賡武（1981）和顏清煌（1982）兩位學者的研究論及保皇、

辛亥革命與新馬華人社會的關係外，相關課題一直到2011年辛亥100週年之際

才再度受到注目。隨著紀念活動，研究著述也相繼在本地出版，適時補充這

段歷史的空白。1本文也在這個基礎上展開，簡述康有為的維新變法運動與思

想如何傳播到新加坡，以及邱菽園等人如何在本地支持其保皇活動；另一方

面，本文也透過孫中山本地支持者的背景、事跡和文本，來探討辛亥革命與

新加坡華社的聯繫，藉此重新認識民國創立與海外華人歷史的連結。本文的

目的僅在呈現一個歷史的側面，強調南洋華人不僅參與了民國的創建，更在

投身祖國政治改造的過程中重新發現了南洋華人的政治身分與在地關懷，隨

著紀念、著述與回憶也將民國的想望和理念托身南洋。隨著南洋的突出，民

國的意義也就更為糅雜而豐富。

二、民國在南洋：從保皇到革命

新加坡作為一海外華人移民社會，很早就出現由血緣、地緣和業緣關

係組成的會館、社團、寺廟、學校和報章。本地最早的報紙分別是《叻報》

（1881）和《星報》（1890），兩者立場皆傾向支持清廷。因此當清廷在甲

午戰爭中戰敗並簽訂《馬關條約》，《叻報》和《星報》均在民族主義的危

1 見廖建裕（L e o S ur y a d i n a t a  2006）；周兆呈（2011）；陳丁輝主編，張永福
著 （ 2 0 1 2 ） ； 陳 丁 輝 主 編 ， 林 義 順 著 （ 2 0 1 5 ） ； 陳 丁 輝 主 編 ， 陳 楚 楠 追 述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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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意識下發出變法圖強的呼聲。康有為事敗之後，本地反而有更多人同情與

支持他在海外的保皇運動，兩報扮演了宣傳的角色。1898年邱菽園創辦《天

南新報》，再有一報力挺康有為的政治主張。

戊戌變法失敗，光緒皇帝囚于瀛臺，康有為先後流亡到日本、英國和

加拿大宣傳維新變法思想，以「忠君愛國」為號召，鼓吹君主立憲，反對

革命，並在各國成立保皇會（又名中國維新會）。1 8 9 9年1 0月，康有為

自加拿大赴港探望病重的母親，在港期間兩次遇刺，讓他深感生命受到威

脅。正是這個時候，邱菽園匯贈千金，力邀康有為到新加坡避難。於是他

便於1900年1月27日乘船南下，2月2日抵達新加坡，開啟了他在南洋的流亡

歲月。

邱菽園為何支持康有為，要從他的背景說起。1871年邱菽園出生在福

建漳州海澄，自小在家鄉接受私塾教育。其父邱篤信年輕時獨自來到新加

坡經營米業致富，他遂於8歲時下南洋與父母團聚，至15歲才又返鄉讀書，

志在考取功名。他先後考中秀才和舉人，惟科考之路不順遂，從此絕意仕

途。但這十年寒窗時期，讓他有機會接觸及觀察到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內

憂外患時所迸發出來的改良與變法的新思潮。他非常推崇康有為，也因此

成為保皇派的信徒，返新後仍持續關注中國政治的變革。2 

根據學者研究，康有為曾於1900年至1911年的11年期間，先後7次赴

新（張克宏2 0 0 6）。清廷懸賞十萬兩要在此間捉拿他，他卻在支持者的

庇護下避開朝廷的耳目和記者的追蹤。因此康有為不似孫中山，常駐一個

地點為基地，他旅新時居無定所，住過邱菽園的店鋪恒春號三樓的「客雲

廬」、邱的寓所「南華樓」、林文慶的住家、章芳林的別墅「茂林園」

等，之後又北上馬來亞的檳榔嶼（今檳城）、太平、怡保、吉隆坡等地宣

傳保皇思想。

康有為在海外的活動，因得邱菽園鼎力相助，才得以在新加坡建立海

外的宣傳中心。學者李元瑾（2001）總結邱菽園對康有為及其維新運動的

2 邱菽園的維新改良思想可以從其著《菽園贅談》感受一二。相關邱菽園思想研
究，可參考：李元瑾（2001: 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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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主要包括：一、邱菽園創辦《天南新報》，以實際行動支持康的維

新運動；二、邱菽園積極在本地籌辦新式學堂，負起章程起草和籌款等工

作，並於1899年聯同林文慶和宋旺相創辦新加坡女子學校，力倡女子受教

權；三、為回應康有為在中國的興儒之舉，邱菽園在本地倡導儒教復興運

動，透過其報章宣傳儒教的重要性；四、他在1899年10月發動南洋各地的

500名商眾電祝德宗皇帝「聖躬萬安，早行新政」；五、他於1900年2月襄

助康有為自港赴新，使其有安身與活動之所；六、邱菽園也資助康有為策

劃1900年8月自立軍在武昌的起義，結果雖以失敗告終，卻也是保皇運動唯

一一次起義活動；3最後，邱菽園也協助康有為在新加坡與各地保皇活動的

書信往來（李元瑾2011: 275）。

邱菽園是新加坡推動維新、保皇運動的核心之一。經過這一波宣傳，本

地華人對中國政治的覺醒也有所提高，促使更多人投身救亡運動之中。但另

一方面，革命的聲浪也隨著孫中山的到來得到進一步的開展。

王賡武很早就關注孫中山在新加坡的足跡，過去都以他提出的8次為準，

近有本地學者認為實有9次之多。4有趣的是，孫中山在1900年第一次來新，目

的是為了與康有為會面。5這是革命黨和保皇派唯一一次嘗試在新加坡進行交

流與合作，然而兩方交流卻生嫌隙，兩股勢力從此分道揚鑣。

孫中山在1905年重返新加坡。此前他在美國看到一份在新加坡發行的《圖

3 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湖南唐才常預計在1900年8月22日發動自立軍起義勤王，因
事蹟洩漏遭湖廣總督張之洞鎮壓，造成唐等30名策謀者遇害。起義失敗的另一
原因是，康有為不肯將海外籌募得來的款項匯給唐才常，包括邱菽園個人捐助
的25萬叻元，造成武器配備及糧食補給不足。

4 杜南發根據馮自由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鄧慕韓的《總理所至南洋各
地及年月考》、林義順的《星洲同盟會錄》和陳楚楠的《晚晴園與中國革命史
略》等史料，確認孫中山先後到訪新加坡共9次。見杜南發：〈孫中山到底來新
幾次？〉，收錄在周兆呈（2011: 10-18）。

5 孫中山在日本友人宮崎滔天的建議下一起前來新加坡跟康有為見面，共商合作的
可能性。宮崎和友人清藤幸七郎先抵新，等待孫中山到來之際，因康有為懷疑他
們是清廷派來的刺客，通報英國殖民地官員逮捕兩人。孫中山抵達後，透過友
人吳杰模、黃康衢的引荐，請時任立法局議員的林文慶幫忙，兩人才獲釋，不
過有關當局也為此驅逐孫中山，限其五年內不得入境，而宮崎和清藤兩人則永
久不得入境。有關詳情見宮崎滔天於1902年出版的自傳：宮崎滔天著，陳鵬仁譯
（1989）。英國檔案記錄見Swettenham to Chamberlain, 26 July, 1900, in CO 27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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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日報》的月分牌，印象極為深刻，專函革命摯友尢烈詢問該報詳情，得悉張

永福、陳楚楠、林義順等人跟他有共同的政治理念，因此在1905年取道歐洲前

往日本途中，特地發電報請尢烈安排會面。這是孫中山首次跟南洋的革命同志

接觸，也為日後同盟會在新加坡成立分會奠定基礎。

孫中山9次到訪新加坡，其中有4次入住張永福的別墅「晚晴園」，並

在那裡先後策劃過3次起義，包括：1907年5月潮州黃岡起義、1907年12月

廣西鎮南關起義，以及1908年4月雲南河口之役。張永福和陳楚楠兩人擔任

同盟會新加坡分會領導多年，對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不遺餘力，除了踴躍捐

輸，他們也籌措訴訟費營救起義失敗的革命志士、接濟數百名革命軍撤退

到新加坡安頓。同盟會成立後，他們透過辦報、書報社、戲劇表演和公開

演講，不懈宣傳革命思想。

由此觀之，新加坡在一定程度稱得上是推翻滿清最早的革命策源地、

指揮和籌款中心，同時也是革命志士的避難所和庇護所。1 9 0 8年，孫中

山將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提升為南洋支部的總機關，不過在兩年後遷往檳榔

嶼，從此海外革命中心北移。

三、星洲三傑在本土：人物、歷史敘事與革命記憶

新加坡在十九與二十世紀交接之際，華人社會整體上仍傾向支持保皇

勢力。1 8 9 9年，張永福、陳楚楠等7 8名新加坡華人上書朝廷，公開反對

慈禧太后廢黜光緒皇帝之舉。他們也參與邱菽園和林文慶所領導的「好學

會」，支持改革運動。但隨著唐才常「自立軍」的覆沒，不少人對保皇派

深感失望，轉而支持革命。

張永福、陳楚楠和林義順有「星洲三傑」之稱，他們後來成為了孫中

山在新加坡最得力的支持者。張、陳首先受黃乃裳及南來革命黨人尢烈的

影響，開始擁護推翻滿清的革命思想。他們經常在「小桃源俱樂部」議論

政治和時局，批判朝廷腐敗無能。1902年，兩人加入教會創辦的「星洲書

報社」，以演講的方式宣傳革命。此後，書報社便成為宣傳革命和教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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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的重要場所。

民國創建以後，「星洲三傑」均有著作傳世。他們以立足本土的視

角，撰寫或彙編了各自參與革命的見聞與經歷，為「民國」在南洋扎根的

歷程留下著述。

「星洲三傑」的本土背景、政治認同轉變和歷史敘事，正好可以呈現

出新加坡華人社會與「民國」取得聯結的寫照。下文就三人的出身、事跡

和文本逐一說明。

（一）張永福與《南洋與創立民國》（1933）

張永福（1872-1959）是新加坡出生的海峽土生華人，祖籍廣東饒平。

祖父南來新加坡之初，在眾商雲集的美芝路（Beach Road）開設「新長美」

商號從事布匹和香料貿易。61833年，其父張理在新加坡出生，其母陳寶娘

則是來自印尼邦加文島（Bang ka, Munto k）的土生華人。張永福自幼在密

駝路（Middle Road）成長，在家讀私塾，長大後隨父從商，後繼承布莊。

1905年，他購置別墅「晚晴園」供母親安享晚年，孫中山到訪新加坡時，

其母讓出居所，「晚晴園」因緣際會成為革命基地，將本地歷史與近代中

國的革命銜接起來。

1933年，張永福撰寫的《南洋與創立民國》（以下簡稱《南》）由上

海中華書局出版。《南》書全書有57個小節，共5萬餘字，內容含蓋4個層

面：首先是孫中山與本地支持者結交的過程；其次是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

會成立的經過；第三是先生在新加坡生活與工作的情形；第四是革命運動

及起義的策劃和執行。張永福所書的時間始於孫中山到新加坡奔走革命的

1900年，迄于鎮南關起義的1907年，書中除了他個人的見聞與經歷，也述

及許多本地發生的趣聞軼事，令《南》書兼具歷史價值及閱讀趣味。他也

在書中附上孫中山遺墨、往來書信、收據賬單、各種檔案照片、圖樣等大

量原始材料（陳丁輝主編，張永福著2012）。

6 見宋旺相（Song Ong Siang 1984）著，葉書德譯（1993）。其他有關張永福的生
平，見潘醒農編（1950）、畢觀華（1985）。

從保皇到革命：民國在南洋的足跡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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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福撰寫《南》書有一個歷史背景：1930年中國國民黨成立的「黨

史史料編纂委員會」，職司革命文獻、文物之徵集與典藏，準備開啟民國

革命史和國民黨黨史的書寫工程。時馮自由、鄧慕韓等開國元勳亦參與了

海外文獻的整理和出版工作，而張永福負責南洋革命時期史料搜集的部

分。大概是受到這種氛圍的影響，他也開始整理相關資料並籌劃其個人的

歷史寫作。

張永福對新加坡革命志士所作的貢獻著墨甚詳。他特別指出南洋華僑

在黃岡起義、鎮南關之役以及河口起義的付出與犧牲，道出南來和本地支

持者如黃乃裳、許雪湫、林受之、余既成等人為革命盡心盡力的事蹟。此

外，他對革命黨和保皇派的思想論戰、在香港營救余既成的訴訟案、協助

河口起義失敗後600名革命黨人先後撤退到新加坡的經過，以及其後安置他

們在中興石山公司的情形都有所述及。他的夫人遵照孫中山指示手繡四款

青天白日旗之事，也充分說明新加坡在革命大業上所扮演的角色。 

另一方面，張永福也詳細地記錄了孫中山在晚晴園的生活起居和習

慣。他稱先生性情恬靜、喜讀書、好象棋，生活規律，每日晨起後自理被

套，早餐前「先披讀友人遠來之信劄，讀後隨手答覆」，用餐時必「整衣

納履」。雖在天氣暑熱的南洋，「亦不隨俗脫去外衣，非至夜深不換睡

衣」，睡前洗澡，內衣服日必一換。飲食方面，先生「不喜辛酸苦辣香料

異味」，喜歡南洋特產的水果香蕉和鳳梨，但受不了榴槤，「聞之欲嘔，

故惡之特甚」。閑暇之余，先生則騎乘「晚晴園」的馬匹外出。張永福的

觀察和描述極為細緻，為我們提供了鮮少見諸於其他史料的「孫中山在南

洋」的面貌。

《南》書也是張永福為回應胡漢民的《南洋與中國革命》7而撰。他雖然

謙稱該書是「以平日披集當時存下來的文據，並憑我個人的記憶，東拉西扯

7 胡漢民（1931a, 1931b）口述的《南洋與中國革命》共分為12小節，由張振之記
錄，載入他追隨孫中山到南洋地區進行革命的情形。胡漢民（1931a :  1）稱南
洋「是本黨革命的策源地，是本黨革命的根據地」，承認南洋在革命史的脈絡
中居有極重要的地位，但他在字裡行間常以中國中心角度來看待南洋諸多人事
物，立論每有優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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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成此篇，以補充胡先生所遺漏」，但《南》書資料之龐雜、細節之豐富、

筆觸之細膩，實際上是張永福以立足南洋、心懷本土的視角所撰寫的「新加

坡故事」，使「民國」在南洋變得更具體、更有畫面。

（二）陳楚楠與《晚晴園與中國革命史略》（1940）

陳楚楠（1884-1971）祖籍福建廈門禾山，本名陳連才。其父陳泰自中

國南來，在美芝路創立「合春號」經營木材生意。陳楚楠也是新加坡海峽

土生華人，自幼在家中上私塾，兼學英語和馬來語，年輕時常以筆名「思

明州之少年」（馮自由1953）在新加坡保皇派所主持的《天南新報》和香

港的《中國日報》發表抨擊清廷的文章。1898年，陳楚楠兄弟共同繼承家

業，使他晉身為新加坡華人富商之列。

陳楚楠撰寫《晚晴園與中國革命史略》（以下簡稱《晚》）亦有其時

空背景。根據新加坡土地局的檔案，張永福於1910年出售「晚晴園」，惟

新屋主不擅照拂，任由房子長年荒廢、失修，直到1937年才由李光前、陳

延謙、周獻瑞、李俊承、楊吉兆和李振殿等富商合資購回，由南京中央政

府匯款15,000元進行修葺。81940年元旦，時駐星洲總領事高凌百主持「晚

晴園」重新開幕儀式，陳楚楠被推舉前來報告「晚晴園」與辛亥革命的歷

史淵源。9《晚》書即為當時的講稿全文，同年由新加坡南洋報社有限公司

出版。

陳楚楠的演講主要回答幾個問題，包括：本地同志從哪裡受到革命

啟蒙？有何行動？孫先生為何在新加坡組織同盟會？它又是如何被設立在

「晚晴園」？針對他個人革命思想的萌芽，陳楚楠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說

明。在其成長經驗中，他經常聽到關於遺臣義士亡命南來組織秘密會社反

清復明的故事，年少時透過邱菽園的介紹也讀過維新思想的書報，後來因

為閱讀上海《蘇報》和鄒容的《革命軍》，他的民族觀念和革命思想就逐

漸發展起來。青年陳楚楠經常跟隨張永福等人在其兄陳連畝所設立的「小

8 見臺北國民黨黨史館。1946/11/12。〈晚晴園革命紀念地，周獻瑞老同志談收
買經過〉。類別序號：432/2。

9 見星洲日報編。1940/01/04。〈南洋革命策源地晚晴園開幕志盛〉，《星洲日報》。

從保皇到革命：民國在南洋的足跡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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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俱樂部」議論政治。

1 9 0 3年「上海蘇報案」發生時，陳楚楠與張永福等人聯名發電報，

敦請英國駐上海領事援引保護國事犯條例，拒將鄒容和章太炎交出，成功

阻止了清廷引渡二人。各方聲援之下，鄒、章逃過死罪，僅被判監。此事

讓海外華人認清了清廷打壓異己無心改革的事實，同時也鼓舞了革命黨人

的士氣，首次讓他們感到參與並改變國內政治動向的可能性。「上海蘇報

案」加強了陳、張二人參加革命的決心，也讓他們認識到革命宣傳報刊的

重要性。

陳楚楠在《晚》書中回憶起當時新加坡的僑社閉塞，聞革命便以為

是「叛逆不道，無父無君」的行為，於是他便與張永福合資創辦《圖南日

報》，旨在宣傳反清及革命思想，喚醒民眾的政治意識。《圖南日報》在

1904年初開始發行，每日印刷千餘份，訂閱者不過30餘人，免費贈閱也乏人

問津，連英殖民地政府也在清廷的外交壓力下警告過他們兩人。

儘管如此，保皇黨與革命派在新加坡的政治版圖，比起數年前孫中山

被驅逐出境之時，已稍然發生變化。《圖南日報》的發行量增至二千份，

身負與保皇黨論戰之重責。與此同時，他們也翻印了鄒容的《革命軍》，

改其名為《圖存篇》，請黃乃裳、林義順等人分批帶回閩南、潮汕、梅州

等地分發。

可惜《圖南日報》發行不到兩年就因經費短絀而停刊。陳楚楠旋即集

資籌辦《南洋總匯報》，卻因保皇勢力取得股份被迫讓出了經營權。1907

年陳楚楠再辦的《中興日報》作為抗衡，由田桐、居正、胡漢民等人輪番

撰文，革命派才在對保皇黨的論戰中漸占上風。《中興日報》繼《圖南日

報》成為南洋地區最具影響力的革命報刊，唯不敵資金困難，只維持了兩

年又停刊了。10 

陳楚楠在《晚》書中也提到「星洲三傑」初次與孫中山會面的情形。

1 9 0 0年，孫當時僅獲准上岸一遊，在「小桃源俱樂部」用餐後便回到船

10 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1974: 432-437, 45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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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臨行前，孫囑咐陳楚楠物色一名諳熟各種方言的翻譯，預示日後他將

在新加坡有所行動。

1905年年底孫中山重返新加坡。他在「晚晴園」安頓之後便召開成立

同盟會新加坡分會的會議。當天與會的除了「星洲三傑」，還有在仰光、

檳榔嶼兩地從商、熟悉南洋事務又諳熟不同方言的李竹癡。他們四人一同

宣誓參加同盟會，之後才有林義順、李曉生等人陸續加入。次年，孫中山

攜胡漢民前來起草同盟會會章。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此時有不同方言群的本

地支持者共48人。

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底定以後，陳楚楠伴隨孫中山北上芙蓉、吉隆坡、怡

保等地設立分會，一場在中國醞釀正熾的革命運動就此跟新馬華人社群連結

起來。1907年5月，他們為黃岡起義籌得三萬叻幣的經費；同年的鎮南關起義

和隔年發動的河口起義，皆在「晚晴園」策畫。每有同志因起義失敗流亡至

新加坡，他們也負起接濟、安頓之責。因此，陳楚楠非常強調本地支持者的

貢獻，不僅出錢出力，還親自投身革命的行動。

（三）林義順的《星洲同盟會錄》（1928）

林義順（1879-1936）祖籍廣東澄海，祖父亦在美芝路經營綢緞布匹生

意起家，其父林炳源，其母張春蓮，為張永福的姐妹。林義順字蔚和，書

名其華，別名發初。他四歲喪母，八歲喪父，自幼由外祖母陳寶娘撫養長

大，早年在家上私塾，其後到教會學校聖若瑟書院（今新加坡美術館的前

身）及英華學校完成學業，具備中英雙語能力。林義順的政治啟蒙可以說

是源自舅舅張永福及好友陳楚楠，三人自年少起就非常關心中國時政。

林義順事業有成，在新加坡北部開闢了二萬多英畝的土地種植橡膠和

黃梨，享有橡膠大王和黃梨大王美譽。他曾出任新加坡英殖民地政府鄉村

局委員，獲頒太平局紳，同時也先後兩次出任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會長、

怡和軒俱樂部及潮州八邑會館的總理，是本地華社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

另一方面，林義順也曾多次出掌中華民國政府各部會顧問要職，包括

於1917年擔任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府參議及北京農商部咨議官、1919年出

從保皇到革命：民國在南洋的足跡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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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粵軍總司令部顧問、1920年出任廣東省公署高等顧問及中國銀行名譽顧

問、1922年擔任北京總統府顧問、1923年出任北京農商部顧問、1928年出

任國民政府財政部名譽顧問、1929年受委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史

料編纂委員會名譽採訪等等職務。1936年，林義順病逝上海，享年57歲。

林義順的《星洲同盟會錄》（以下簡稱《星》）嚴格來說算不上著述

而是一本文獻彙編。1928年9月，林義順將其蒐集和翻拍的剪報、照片、手

跡等有關中國同盟會在新加坡成立分會的原始材料彙整、裝訂成冊，寄贈

給廈門大學惠存。目前所知，該燙金鉛字的精裝冊是今廈門大學圖書館的

珍藏本，亦是孤本。

林義順雖是張永福的外甥，但他比舅舅還要更早意識到為本地留下一

手史料的重要性。《星》書篇幅極短，全冊僅有40頁，內容可概括為4類，

均張貼在「林義順公司」的信箋上：其一為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史料手稿，

內容包括其成立及活動簡說、會員、通譯及捐助人名錄等；其二為活動照

片，其中有孫中山與南洋同志在晚晴園留影、星洲書報社建築、義士之

墓、孫中山謁明太祖陵及孫文墨寶等等；其三是重要剪報的翻拍照，包含

《中興日報》丁未年七月十二日第一號、《中興日報》刊登的孫中山與汪

精衛等人提倡革命論稿、胡漢民與汪精衛的演說詞、保皇派《天南新報》

戊戍年四月初八日第二號、《南洋總匯新報》反對革命主張之言論等；最

後是名人墨寶、贈詩、委任狀及時人往來書信等文獻的翻拍照片。

《 星 》 書 內 容 看 似 雜 亂 無 章 ， 缺 乏 歷 史 敘 事 ， 像 是 沒 有 章 程 、 信

手張貼的記錄與收集。實際上林義順另有規劃，他生前擬訂撰寫回憶錄

《三十三年浮雲影》，已邀陳少白寫序，唯未及付梓出版，他便於1936年

因病在上海驟逝。因此在新加坡的本土意義上，《星》書之可貴，在於它

是林義順唯一傳世的文本。

2015年，「晚晴園」取得廈門大學圖書館授權《星》書電子版的使用

權，隨即將它與林義順相關的其他史料文章一併重編印刷。新編《星》書

共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乃重印《星洲同盟會錄》、1921年上海實業名

人集傳總編輯所出版之《林義順傳》、潘醒農撰〈林義順先生傳〉以及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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芾甘棠述〈林義順先生在滬逝世經過〉等四份原始文獻；第二部分則收錄

多篇林義順相關主題的文章、報導和紀錄片製作感想，試圖以不同領域工

作者的視角和觀點，管窺林義順其人的歷史樣貌，也為近代中國海外華人

史聊作補充（陳丁輝主編，林義順著2015）。

四、結論

新加坡自1819年英國人「開埠」以來，經過約半世紀的歲月，逐漸形

成一個由中國華南籍人口組成的移民社會。隨著清廷積弱，中國救亡刻不容

緩，新加坡這個自由貿易港口遂成為各股勢力爭取海外支持的場域。

康有為的維新變法和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對新加坡華社的意義可以從政治

和文化兩個層面來談。首先在政治上，是改革力量匯聚在新加坡。1900年以

來，試圖在體制內變法維新的保皇黨，和主張推翻滿清廢除帝制的革命黨，

都不約而同來到新加坡宣傳各自的救亡思想。此後十年間，他們以新加坡為

「南洋」最重要的根據地，尋求海外資金和民氣的支持。

換句話說，過去被朝廷視為「棄民」的華南移民，因康有為和孫中山

的政治競逐向海外延伸，而使他們意外登上這個歷史舞臺。此前海外華人

移民社會跟中國的政治沒有連結。一般海外華人社會都由少數商人和大批

苦力組成，他們的共同目標在謀生和賺錢，以期有朝一日衣錦還鄉、落葉

歸根，對中國的政治很感疏離，也不關心。但隨著保皇和革命兩派人馬的

到來，競相爭取他們的支持，這才讓本地華社首度意識到原來他們也可以

投入個人的力量來參與國內的政治，同時也體認到他們作為「海外華人」

這個群體的存在。這是在過去海外移民歷史進程中，未曾有過的現象。

這給本地華人社會提供了一個歷史契機：「海外華人」亦能在保皇

派或革命派的號召下，把自己跟中國的關係重新連結起來，而且實力不容

小覷。康有為在此籌募經費、宣傳保皇，他的支持者辦報、辦學，保皇派

勢力在論戰上也一度佔據上風；孫中山在此成立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

從保皇到革命：民國在南洋的足跡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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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透過辦報和演講來宣傳，讓不同階層人士都有機會思考個人與國家的關

係，並且認識到個人的參與亦有可能起到作用。

因此我們可以說，過去新加坡作為「南洋」一隅的邊陲位置，因先後有

康有為和孫中山的政治角力，得以一躍成為區域間推動國內政治的中心；而

後新加坡成為孫中山的革命基地，也喚起了本地華人的政治意識與熱情，讓

「民國」的概念得以向海外延伸和擴張，逐漸在「南洋」札根。

第二，在文化上，「南洋」相對於中國而言，是南方以南，比邊陲更

邊緣的域外。然而隨著維新變法的口號，新式學堂、女子學校、孔教復興

運動等等實際建設，都在在地衝擊著本地華人社會及文化界。革命派則擅

長論戰，胡漢民、汪精衛、田桐、陶成章、居正等人先後坐陣本地報章，

大大地提昇了華社對中國政治思想與發展的認識，同時也產生不小的衝

擊。我們可以這麼說，保皇和革命兩派的競賽，對本地教育的建設有不可

抹煞的貢獻，也產生了提升本地文化水平的作用，而他們透過現代教育和

發行報章所推動的政治與文化活動，也進一步強化了「海外華人」的身分

認同。

從結果來看，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讓新加坡華人社會經歷了一次社會政

治化的過程，也牽動了海外華人「再中國化」的民族主義情感。這個過程

一經啟動便持續作用，因此在革命成功之後的共和、討袁、北伐、抗戰、

國共鬥爭等後續的政治發展中，新加坡華社均有所回應。這種認同和情感

一直延續到二戰結束後，新加坡從自治過渡到獨立，華人的政治認同才逐

漸轉向本土，形成新的國家意識。

回到「星洲三傑」的文本來看，三人講的是同一個歷史敘事：新加坡

的故事和記憶。就書名看，他們分別從「星洲」、「南洋」和「晚晴園」的

視角和立場來回望辛亥革命的歷史。前二者是地域的概念，後者則是建築地

標，三者均立足海外。張永福、陳楚楠和林義順站在中國的南方以南的敘事

位置，來訴說他們所參與的近代中國革命歷程。更具體地說，三人講的是

「新加坡版」的辛亥革命史。他們以新加坡為主體，從立足之所在出發，

來回顧海外華人在近代中國政治發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所作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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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三傑」的革命記憶與歷史敘事充分地再現了新加坡本土的人、

事和物，如何捲入中國這股革命的浪潮。雖然他們當時關心的是中國的命

運與存亡，但在參與的過程中，他們不斷地吸收經驗，在挫敗和教訓中反

省、調整，成功之後分享成就和果實。藉由這樣的累積，南洋華社在往後一

波接一波的政治浪潮中，愈發茁壯。正是這種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和考驗，

讓本地華人憑藉自身的政治智慧，試圖開創另一個屬於自己的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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